
鼓掌绝尘 



佳会绝句

情似胶漆味正好，风吹纸窗忌人俏。
两人绸缪不可言，又恐丫鬟高声叫。

欲吐深情兴转浓，匆匆钝了舌边锋。
梦想魂灵飞不迭，一世光风在眼中。

秋波对着不瞑眸，红桃含吞鱼上钩。
形骸化作一块儿，灵犀融结上眉头。

不知此景是何景，惊跃壁间银�影。
欢了方觉从前苦，愁极今宵梦未醒。

临海逸叟醉笔



《鼓掌绝尘》题辞

方今一人当头，万民鼓掌，逆珰传首，叛焕划肠。乐哉，化日光天，无
事听闲人说鬼；嗒矣，北窗南面，有时向知己征歌。歌何所云乎？世事短如
春梦，人情薄似秋云。淡哉斯言！无过向此滚滚红尘中，叹翻掌之狂缘，笑
轩渠之变态耳。好事家因于酒酣耳热之际，掀我之髯，按君之剑，弄笔墨而
谱风流，写官商而翻情致。传觞啜茗之余，色飞流艳；倾耳醉目之下，魂动
异情，无意撩人，有心嘲世。漫说三千粉黛，无过此一片骚酸；休言百二山
河，总是他万般痴蠢。奸内奸而盗内盗，诈内诈而伪内伪兮，臣实于今一中
之；酒上酒而色上色，财上财而气上气乎，君特未知其趣耳。
馋涎饿虎，油额花狐，嚼残红骨，而呼尽白脂，痴心汉耽为极乐国。南
粪熏熏，北风泼泼，嗅干尿袋，而歧碎糟囊，知心哥躲在骷髅冢。钱神顶尖
似绣花针，直钻空三十三天；醋瓶口大比洞庭湖，真浸透九十九地。管取精
奇古怪，装成一世话吧下场头。何妨周吴郑王，借作千古风流俊俏眼。热如
火，艳似花，他爱我，我爱他，不觉永走而铅飞；喉似管，眼如箕，尔为尔，
我为我，就是张三而李四。掀翻面糊盆，洁洁净净，云在青天水在瓶；打破
酸■瓮，燥燥干，桃花能红李能白。看到心花开绽处，笔歌墨舞，世上如今
半是君；想来泪血迸流时，玉悴香消．此曲只应天上有。开襟大笑，梁尘落
尽砚他香；岸帻豪吟，尘尾敲残茶灶冷。吾为鼓掌，香韵金瓶之梅；君试拂
尘，味共梁山之水。

崇祯辛未岁之元旦，闭户先生书于咫园之烹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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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掌绝尘》叙

余主人龚君，延选经文诗画，嗣后房稿行世，因海内共赏选叙，索《鼓
掌绝尘》小引一篇。
余素沉酣经史，咀嚼贤臣，风流荡宕，靡不爱焉。于花前月下之趣，摈
而不录久矣。归鞭当速，马蹄厥疾，无暇览焉。主人取将竣之帙于手中，一
展卷皆天地间花柳也。花红柳绿，飘拂牵游，即老成端重之儒，无不快睹而
欣焉。乃知老成端重，其貌尤假，风花雪月，其情最真也。”
人心一天地。春夏秋冬，天地之时也，则首春，非春不足以宰发育收藏
之妙；喜怒哀乐，人心之情，则鼎喜，非喜无以胚悲愤欢畅之根。天地和调，
则万物昭苏，人心悦恺，则四体睟盎。风光艳丽，不独千古同情，天地人心
所不可死之性理也。夫小道可观，职此故耳。况《秋波传》、《诗媒记》，
《红梅》、《桃花》，梨园盛传，幽香喷人，字内融融，兹帙可媲而美焉者。
倘谓淫邪贼正，视为污蠹之物，桑间濮上，宣尼父何不一笔削去之，其中盖
有说焉。不惟淫欲炽而情态丑，足堤千秋之邪窦，即合卺野而白发贞，亦足
愧万古之负心。嗣有穴隙钻而龙门跃，阳台为飞腾之基矣；逾墙从而六翩凌，
超越成鹏持之遥矣。或一念幽情，开箕裘冠冕，片时佳会，结绝代芳声，舍
此一途而不赏者谁？此余草书慕孙娘之舞，遐文欣苏小之歌也耶。
兹吴君纂其篇，开帙则满幅香浮，掩卷而余香钩引，入手不能释者什九，
遂名之《鼓掌绝尘》云。虽然，经目者以之适情则可，以之留情则不可。

赤城临海逸叟题



 鼓掌绝尘
风集

风来水面，宛绣搬之盈眸；风度谷心，恍笙簧之聒耳。二十四番花信，
妃子开颜；一百八日寒思，幽人破驾。顾安得猛士，慰我雄威；且喜共佳人，
同吾把酒。兰膏桂馥，偏从此处过来香；柳暗榆阴，不意如何吹出冷。秋凤
瑟瑟，肠断佳人为玉萧，晓风离离，只恐夜深花睡去。那知风起水涌，蓝桥
倒，淹影里之情郎；何意风送歌声，阳台畔，想画中之爱宠。流酸溅齿，狮
子吼出杨梅干；虚溺沾唇，猱儿惊坠芙蓉帐。风伯多情首肯，风流不坠斯编。
是为鼓掌风集。

闭户先生题



第一回
小儿童题咏梅花观 老道士指引凤皇山

词：
香脸初匀，黛眉巧画宫妆浅。凤流天付与精神，全在秋波转。早是萦心可惯，那更堪频频顾盼。

几回得见，见了还休，争如不见。烛影摇红，夜来筵散春宵短。当时谁解两情传？对面天涯远。无奈

云稀雨断，凭栏下东风吹眼。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庭院。

这一首词，名唤《烛影摇红》，说道世间男女姻缘，却是强求不得的。
虽然偶尔奇逢，俱由天意，岂在人谋。但看眼前多少佳人才子，两相瞥见之
时，彼此垂盼，未免俱各钟情，非以吟哦自借，即以眉目暗传。既而两情期
许，缔结私盟，不知倩了多少蝶使蜂媒，捱了几个黄昏白昼。故常有意想不
到的，而反得之邂逅①。又或有垂成不就的，而反得之无心。及至联姻二姓，
伉俪百年，一段奇异姻缘，不假人为，实由天意。所以古人两句说得好：“姻
缘本是前生定，曾向蟠桃会里来。”正说“姻缘”二字，大非偶然矣。
如今听说巴陵城中，有一个小小儿童，却不识他姓名。在怀抱时就丧了
母，其父因遭地方有变，把他抛撇在城外梅花圃里，竟自弃家远窜。后来亏
了那一个管圃的苍头②，收在身边，把他待如亲子，渐渐长大。到了七岁，此
儿天资迥异，识见非凡，晓得自己原有亲身父母，不肯冒姓外氏，遂自指梅
为姓，指花为名，乃取名为梅萼。
那圃旁有一座道院，名为梅花观，并适才那所梅花圃，却是巴陵城中一
个杜灼翰林所建，思量解组归来，做个林下优游之所。观中有个道士，姓许
名淳，号为叔清，尽通文墨，大有道行，原与杜翰林至交。
这许叔清见梅萼幼年聪慧，出口成章，大加骇异，时常对管圃的苍头道：
“此儿日后必登台鼎之位，汝当具别眼视之。”苍头因此愈加优待，凡百事
务，都依着他的性子。那许叔清每见一面，便相嘉奖，遂留他在观中习些书
史。
这梅萼虽是有些儿童气质，见了书史，便欣欣然日夕乐与圣贤对面。一
夜，徐步西廊，适见月光惨淡，遂援笔偶题一律于壁上道：
疏钟隐隐送残霞，烟锁楼台十二家。

宝鼎每时焚柏子①，石坛何日种桃花。

松关寂寂无鸡犬，檎树森森集鹊鸦。

月到建章②凉似水，蕊珠宫③内放光华。

越旬日，杜翰林因到圃中看梅，便过观中与许叔清坐谈半晌，遂起身行
至西廊，见壁上所题诗句，顿然称羡。又见后边写着“七岁顽童梅萼题”，
愈加惊异，叹赏不已，便问许叔清道：“这梅萼系是谁氏儿童，而今安在，
可令他来一见么？”许叔清道：“杜君，此儿因两岁上不知谁人把他撇在梅
花圃里，倒亏了那一个管圃的老苍头收养到今。杜君若亟欲一见，待我着人

                                                
① 邂逅（xiè hòu，音谢后）——不期而遇。
② 苍头——家奴。
① 柏子——柏树果实。
② 建章——汉宫名。亦泛指宫阙。
③ 蕊珠宫——道教所称神仙居所。旧时传科举放榜于道教所称最高天大罗天蕊珠宫，视得第为登仙，称进

士榜为“蕊榜”。



唤来就是。”杜翰林十分喜悦，只因自己无子，便有留心于他了。
许叔清便把梅萼唤到跟前，杜翰林仔细觑了两眼，高声称赞道：“好一
个小儿！目秀眉清，口方耳大，丰姿俊雅，气度幽闲。将来不在我下，决非
尘埃中人也。”便问道：“汝既善于吟咏，就把阶前这落梅为题，面试一首
何如？”梅萼不敢推却，便恭身站在厅前，遂朗吟一绝云：
不逐群芳斗丽华，凌寒独自雪中夸。

留将一味堪调鼎，先向春前见落花。

杜翰林听罢，心中惊异，便对许叔清道：“我看此儿年纪虽小，志气不
凡，天生如此捷才，真是世间一神童也。”许叔清见他满心欢喜，便欲把梅
萼引进，遂说道：“今日若非杜君对面，此儿岂肯轻易一吟。若只吟一首，
恐不足以尽其才思，必当再吟，何如？”梅萼道：“公相是天朝贵客，小童
乳臭未干，焉敢擅向大人跟前再撰只字。”杜翰林与许叔清同笑道：“不必
过谦，仍以原题再咏。”梅萼再不敢辞，低头想了一想，又口占一绝云：
玉奴素性爱清奇，一片冰心谨自持。

唯恐蝶蜂交乱谑，肯将铅粉剩残枝。

杜翰林拍掌大笑道：“许道长，此儿不可藐觑①。开口成诗，一字不容笔
削。即李、杜诸君，无出其右。岂非天才也耶？”许叔清道：“杜君所言极
是。只因淹滞泥途，恐燕山剑老，沧海珠沉，那得个出头日子。”杜翰林暗
想道：“我想此儿有此大才，异日必当大用。今我又无子嗣，他既无父母，
便着他到我府中，延师教诲，长大成人，倘得书香一脉，也好接我蝉联，真
不枉识英雄的一双慧眼。”便对梅萼道：“我欲留你到我府中读书，你意下
如何？”梅萼道：“梅萼一介顽童，无知小蠢，得蒙公相垂怜，诚恐福薄，
不足以副②厚望。”
杜翰林便着人去唤那管圃的苍头来分付：“你明日可到我府中领赏，白
米五石，白银五两，以酬数年抚养之劳。”苍头虽是口中勉强应承，心里实
难割舍，只得掩泪汪汪，相看流涕，叩谢而去。
杜翰林把梅萼带到府中，遂与夫人商议。那夫人原是识相的，一见梅萼，
便大喜道：“此儿相貌非凡，他日当大过人者。吾家喜得有子矣。”遂劝杜
翰林替他改名杜萼，纳为己子。即便浑身罗绮，呼奴使婢，一旦富贵，非复
昔日之梅萼矣。随又延师讲读，且杜萼毕竟是个成器的人，在杜翰林府中，
整整读了三年，十岁时，果然垂龆入泮③。杜夫人满心欢喜，爱如珍宝，胜似
亲生。一日，与杜翰林商量，就要替他求亲。杜翰林止住道：“夫人，吾家
止他一子，小小游庠④，岂无门当户对的宦家作配。依我意思，只教他潜心经
史，万一早登甲第，求亲未迟。”杜夫人见翰林公说得有理，不敢执拗，只
得依从。
又过了几年，忽一日，来到梅花圃中看梅，便寻昔日那个老苍头。俱回
说，两年前已身故了。杜萼听罢，暗自掩泪道：“我想，自襁褓时失了父母，
若非此人收留在身，抚养几载，何能到得今日。古人云，为人不可忘本。”

                                                
① 觑（qù，音去）——窥伺、细看。此处用为“视”。
② 副（fù，音付）——符合、相称。
③ 垂龆（tiáo，音条）入泮（pàn，音判）——年龄小而进入学堂。龆，未成年男子下垂的头发；泮，学宫

前半月形水池，代称学校。
④ 游庠（xiáng，音详）——学生。庠，古代学校之名。此为庠生，府、州、县学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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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又问道：“那苍头的棺木，如今却埋在那里？”那人回答道：“就过圃后
三里高土堆中。”杜萼就着人去买一副小三牲，酒一尊，香烛纸马，随即走
到高土堆前，殷勤祭奠，以报数年抚养之恩。
祭奠已毕，只见一个道童，向圃后远远走来，道：“杜相公，我们梅花
观许师父相请。”杜萼问道：“你许师父就是许叔清老师么？”道童道：“恰
就是当初留相公在观里读书的。”杜萼道：“这正是许叔清老师了，我与他
间别多年，未能一会，正欲即来奉拜。”就同道童竟到梅花观里。
许叔清连忙迎迓道：“杜公子，一别数年，阶前落梅又经几番矣。犹幸
今日得赐光临，何胜欣跃。万望再赐留题，庶使老朽茅塞一开，真足大快三
生也。”杜萼笑道：“向年造次落梅之咏，提起令人羞涩，至今安敢再向尊
前乱道？”许叔清道：“杜公子说那里话，昔年所咏落梅，今日重来相对，
如见故人，正宜题咏。我当薄治小酌，盘桓片时，万勿责人轻亵。”即便分
付道童，整治酒肴，两人尽兴畅饮，欲为竟日之欢。
饮至半酣，杜萼道：“老师，今岁观中梅花，比往年开得如何？”许叔
清道：“今年虽是开得十分茂盛，却被去冬几番大雪都压坏了。杜公子若肯
尽兴方归，即当携尊梅下，畅饮一回，意下如何？”杜萼欣然起身，携手同
行。着道童先去取了锁钥，把园门开了，然后再撤酒席。
二人慢慢踱到园中，果见那些梅花，都被冬雪损了大半。道童就把酒肴
摆列在一株老梅树下，两人席地而坐，畅饮了一会。忽见那老梅梢上，扑的
坠下一块东西，仔细一看，却是腊里积下的一团雪块。许叔清笑道：“杜公
子岂不闻古诗云：‘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今既有梅有雪，
安可不赋一诗，以辜负此佳景乎？谨当敬以巨觞，便以雪梅为题，乞赐佳咏。
老朽虽然不敏，且当依韵一和。”便满斟一巨觞①，送与杜萼。杜萼也不推辞，
接过手来，一饮而尽，遂口占一绝云：
老梅偏向雪中开，有雪还从枝上来。

今日此中寻乐地，好将佳醴②泛金杯。

许叔清拍掌大笑道：“妙，妙！数载不聆佳咏，又幸今日复赐教言，真
令老朽一旦心目豁然矣。”杜萼道：“但恐鄙俚之语，有污清耳，献笑，献
笑。”就把巨觞依旧满斟一杯，送与许叔清道：“敢求老师一和。”许叔清
连忙把手接过酒来，遂谦逊道：“公子若要饮酒，决不敢辞。说起作诗，但
是老朽腹中无物，安敢胡言乱道？实难从命。”杜萼道：“老师说那里话，
适才见许，安可固谦？”
许叔清也不再辞，把酒饮一口，想一想，连饮了三四口，想了三四想，
遂说道：“有了，有了。只是杜撰，不堪听的，恐班门弄斧，益增惭愧耳。”
杜萼道：“老师精通道教，自然出口珠玑，何太谦乃尔。请教，请教。”许
叔清拿起巨觞，都的一口饮尽，便朗和云：
雪里梅花雪里开，还留溶雪堕将来。

惭予性拙无才思，强赋俚词送酒杯。

杜萼称赞道：“妙得紧，妙得紧。若非老师匠心九转，焉得珠玉琳琅？”
许叔清大笑一声道：“惶愧，惶愧。”
说不了，那道童折了一枝半开半绽的梅花走来。杜萼接在手中，嗅了一

                                                
① 觞（shāng，音伤）——古代盛酒器。
② 醴（lǐ，音礼）——甜酒。



嗅，果然清香扑鼻，便问道：“敢问老师，缘何这一枝梅花，与梢头所开的
颜色大不相似，却是怎么缘故？”许叔清道：“杜公子，你却不知道，这梅
花原有五种，也有颜色不同的，也有花瓣各样的，也有香味浓淡的，也有开
花迟早的，也有结子不结子的。方才折来的，与梢头的原是两种，所以这颜
色、花瓣各不相同。”
杜萼道：“敢问老师，梅花既有五种，必有五样名色，何不请讲一讲。”
许叔清道：“公子，你果然不晓得那五种的名色，我试讲与你听。”杜萼道：
“我实不晓得，正要请教老师。”许叔清道：“五种的名色：一种赤金梅，
一种绿萼梅，一种青霞叠梅，一种层梅，一种仙山玉洞梅。”
杜萼道：“敢问老师，梅花虽分五种，还是那一种为佳？”许叔清道：
“种种都美，若论清香多韵，还要数那绿萼梅了。”杜萼便又把手中梅花向
鼻边嗅了几嗅，道：“老师，果然是这一种香得有韵。”
许叔清笑道：“杜公子今日幸得到这梅花观，适才又承教了梅花诗，便
向这梅花园内畅饮一番梅花酒，也是对景怡情，大家称赏，岂非快事。”杜
萼大笑道：“老师见教，极是有理。就把折来这一枝梅花侑酒，何如？”许
叔清道：“妙，妙。”就唤道童把壶中冷酒去换一壶热些的来。
那道童见他两人说得有兴，笑得不了，连忙去掇了一个小小火炉，放在
那梅树旁边，加上炭，迎着风，一霎时把酒烫得翻滚起来。
许叔清便将热酒斟上一觞，送与杜萼，道：“杜公子，当此良辰，诗酒
之兴正浓，固宜痛饮千觞，博一大醉。只是杯盘狼藉，别无一肴以供佳客，
如之奈何？”杜萼道：“老师何出此言，我自幼感承青眼，原非一日相知，
今日复蒙过爱，兼以厚扰，不胜愧赧。嗣此倘得寸进，决不相忘。”许叔清
道：“我与公子父子交往，全仗垂青，今日之酌，不过当茶而已，安足挂齿，
敢问公子，今岁藏修，还在何处？”
杜萼道：“正欲相恳此事。敢问老师这里，有甚幽静书房，假我一间，
暂栖旬月，不识可有么？”许叔清道：“杜公子，我这观中，你岂不知，并
无一间幽静空房可读得书的。你若果肯离得家，出得外，奋志攻书，我指引
你一个好所在，甚是精洁，必中你的意思。”杜萼道：“请问老师，还在何
处？”
许叔清道：“此去渡过西水滩，一直进五六里路，有一座凤皇山，山中
有一座清霞观，甚是宽绰，前前后后约有数十间精致书房。观中有一个道士，
姓李名乾，原是我最契的相知。一应薪水蔬菜之类，甚得其便。杜公子回去
与令尊翁计议停妥，待老夫先写封书去与他，要他把书房收拾齐整，然后拣
个好日再去，如何？”杜萼道：“既有这个所在，况又老师指引，家尊自然
允诺的了。”
正说间，只见夕阳西下，杜萼便起身作别。许叔清道：“本当再谈半晌，
争奈天寒日晡，不敢相留。”便携手送出观门。
杜萼遂辞谢而去，回家就与父亲商量清霞观读书一事。杜翰林满心欢喜，
便允道：“萼儿既然立志读书，异日必得簪缨继世。明日是个出行日子，何
不买舟竟往凤皇山？先去拜望了那清霞观中道长，然后回来收拾书箱，再去
未迟。”
杜萼谨遵严命，随即着人到梅花观里约了许叔清，次日买舟一同来到凤
皇山。两人逍遥徐步，四下徘徊观看。果然好一座高山，只见：
奇峰巍耸，秀石横堆。山冈上全没些兔迹狐踪，草丛中唯见些野花残雪。



云影天光，描不出四围图画；鸟啼莺唤，送将来一派弦歌。这正是：山深路
僻无人到，意静心闲好读书。
杜萼看了一会道：“老师，果然好一座山。正是眼前仙境，令人到此，
尘念尽皆消释矣。”许叔清便站住，在高冈上，又四下指点道：“杜官人，
你看此山，形如立凤，前后来龙，两相回护，正荫在我巴陵，所以城中那些
读书的，科科不脱，甲第俱从这一派真龙荫来。”
杜萼道：“原来如此。敢问老师，这里去到清霞观还有多少路？”许叔
清道：“杜官人，你看远远的密树林中，那一层高高的楼阁，便是清霞观了。”
两人说说笑笑，缓步行来，早到清霞观里。道童连忙通报，那李道士随
即出来迎迓，引入中堂。
三人揖罢，李道士问许叔清道：“师兄，此位相公何处，高姓大名？”
许叔清道：“道兄，这是城中杜翰林的公子。”李道士道：“原来就是杜老
爷的公子，失敬了。”便又仔细觑了两眼，暗对许叔清道：“师兄，我记得
杜相公未垂龆的时节，曾在那里相会过。”许叔清笑道：“道兄，你果然还
记得起。数年前，曾在我观中西廊板壁上，题那‘疏钟隐隐送残霞’的诗句，
你见是七岁顽童，便请来相见的，就是这位公子。”
李道士欠身道：“久慕相公诗名，渴欲一晤，今幸光临，实出望外。敢
乞留题一首，以志清霞，不识肯赐教否？”杜萼笑道：“今到宝山，固宜留
咏，但恐当场献丑，有玷上院清真。”李道士道：“杜相公何乃太谦。”便
唤道童取了一幅罗纹笺，磨了一砚青麟髓。杜萼竟也没甚推辞，蘸着笔，遂
信手挥下一律，云：
百尺楼台接太清，琉璃千载倍光明。

真经诵处天花坠，法鼓鸣时鬼魅惊。

世界红尘应不到，胸襟俗念岂能生？

森森桧柏长如此，历尽人间几变更。

杜萼写罢，许叔清与李道士连忙接了，展开仔细从头念了一遍。李道士
高声喝采道：“妙极，妙极！杜相公，只恨小道无缘，相见之晚，不得早聆
大教。几时落得清诲一番，真胜读书十年矣。”许叔清道：“道兄，这有何
难，杜相公今岁正欲寻个清静所在藏修，你观中既有空房，何不收拾一两间，
与杜相公做个书室，就可早晚求教，却不是两便。”李道士道：“杜相公若
肯光降，我这里书房尽多，莫说是一两间，便是十数间也有，亦当打扫相迎。”
杜萼道：“老师既肯见纳，足感盛情，谢金依数奉上。”李道士道：“书房
左则空的，敢论房金，只待相公高中，另眼相看足矣。”许叔清笑道：“今
日也要房金，明日也要清目，两件都不可少。”三人大笑一场。
李道士先唤道童把前后书房门尽皆开了，然后起身，引了他二人，连看
三四间，果然精致异常。李道士道：“杜相公，这几间看得如何？”杜萼道：
“这几间虽然精雅，只是逼近中堂，早晚钟磬之声不绝耳畔，如之奈何？”
李道士道：“杜相公讲得有理。这轩后还有一间小小斗室，原是小道早
晚间在内做真实工夫的。杜相公若不见弃，请进一看，庶几或可容膝。”杜
萼道：“既是老师净居，岂敢斗胆便为书室。”李道士道：“这也不是这等
说，只是相公不嫌蜗窄①，稍可安身，就此相让，不必踌躇。”杜萼道：“既
然如此，也借赏鉴一赏鉴。”李道士便向袖中汗巾里，取出一个小钥匙，把

                                                
① 蜗窄——地方小。



房门开了。
许叔清与杜萼进去看时，果然比那几间更幽雅，更精致。李道士道：“杜
相公，这间看得书么？”杜萼道：“恰好做一间书房，未必老师果肯相假。”
道士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但凭杜相公随时收拾行李到来就是。”
杜萼便躬身致谢，即欲起身作别，李道士一把扯住道：“难得杜相公光
降，请再在此盘桓①片时，用了午饭，待小道亲送到那凤皇山上，还有一事相
烦。”许叔清道：“杜相公，既是道兄相留，便在此过了午，慢慢起身进城，
到家里尚早。”杜萼道：“但不知老师有何见谕？”李道士道：“再无别事
相恳，小道两月前在那凤皇山高峰上，新构得一椽茅屋，要求杜相公赐一对
联，匾额上赐题两字，以为小道光彩。”杜萼满口应承。
不多时，那道童走进房来，道：“请相公与二位师父后轩午饭。”大家
同走起身。李道士依旧把房门锁了，三人同到后轩。午饭完毕，李道士分付
道童，打点纸笔，随取山泉煮茗，快到凤皇山来。道童答应一声，转身便去
打点。
三人慢慢踱出观门，只见松凤盈耳，鸟韵撩人。杜萼称赞道：“果然好
一座清霞观，此非老师道行高真，何能享此清虚乐境。”李道士道：“惶恐，
惶恐。”
须臾之间，就到了凤皇山下。杜萼道：“这峰峦崄峻，请二位老师先行，
待我缓缓随后，附葛攀藤，摄衣而上就是。”许叔清笑道：“道兄，杜相公
自来不曾登此山路，想是足倦行不上了。我们同向这石崖上坐一坐儿，待相
公养一养力再走。”李道士道：“这里冷风四面逼来，怎么坐得？杜相公，
你再强行几步。那前头密松林里，就是小道新构的茅屋了。”
杜萼仔细射了一眼，果然不上半里之路，只得又站起身来，与许叔清挽
手同行。慢慢的左观右望，后视前瞻，说一回，笑一回，霎时间便到了那密
松林内，真个有间小小幽轩，四下净几明窗，花阑石凳，中间挂着一幅单条
古画，供着一个清致瓶花。杜萼极口喝采道：“果然好一所幽轩。苟非老师，
胡能致此极乐？”李道士笑道：“不过寄蜉蝣②于天地耳，何劳相公过奖。”
正说话间，那道童一只手擎了笔砚，一只手提了茶壶，连忙送来。许叔
清在旁着实帮衬，便把笔砚摆列齐整。李道士就捧了一杯茶，送与杜萼，道：
“请杜相公见教一联。”杜萼连忙接过茶，道：“二位老师在此，岂敢斗胆。”
许叔清道：“日色过午，杜相公不必谦辞，到信笔挥洒一联，便可起身回去。”
杜萼就举起笔来，向许叔清、李道士拱手道：“二位老师，献丑了。”两个
欠身道：“不敢。”你看杜萼也不用思想，把笔蘸墨直写道：
千峰万峰云鸟没，十洲芳草参差。

五月六月松风寒，三岛碧桃上下。

李道士大喜道：“妙，妙，妙！莫说题这对联，便是这两行大字，就替
小道增了多少光辉。”杜萼道：“老师休得取笑。”李道士道：“杜相公，
有心相恳，一发把这扁额上再赐两字。”杜萼便又提起笔来，向那扁额上大
书三字云：
悟真轩李道士道：“杜相公，这三个字愈加题得有趣。”许叔清笑道：
“道兄，这有何难，少不得杜相公明日到观中看书的时节，慢慢酬谢罢了。”

                                                
① 盘桓（huán，音环）——徘徊；逗留。此为逗留。
② 蜉蝣（fú yóu，音浮由）——小飞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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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道士道：“师兄，今日就陪杜相公依旧转到观中，盘桓一夜，明早起身，
却不是好？”杜萼道：“今日家尊在家等候，不敢久留。不过两三日内，复
来趋教矣。”李道士道：“杜相公请还转敝观去，清茶再奉一杯如何？”杜
萼道：“多谢厚情，恐再耽阁，却进城不及了。”李道士便相送下山，三人
致谢而别，各自分手回去不提。
不知杜萼回家见了父亲，有何计议？几时才得到馆？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杨柳岸奇逢丽女 玉凫舟巧和新诗

诗：
少年欲遂青云志，黄卷青灯用及时。

辞父研穷贤圣理，偕朋砥砺古今疑。

滩头邻舫逢殊色，月下同情赋丽词。

不意相思心绪乱，何尝一日展愁眉。

说这杜萼别了李乾道士，离了凤皇山，同着许叔清，依旧返棹归来。到
得梅花观前，此时还有半竿日色，许叔清便要留进观里待茶，杜萼再三辞谢。
只得送到城门首，然后作别，分路回去。
这杜萼回到府中，恰好翰林又早出门，到一士夫家去饮酒未回。他就见
了夫人，把清霞观幽雅并山中景致、李道士相待殷勤、让房的话，一一说知。
那夫人大喜道：“萼儿，既有这样一个好所在，又遇这般一个好道士，此是
天赐汝的好机会，何愁读书不成。只是一件，想汝自幼不曾行路惯的，今朝
行了这一日，身子决然有些劳倦，可早早吃些晚饭，先去睡罢。待你爹爹回
来，我与他商议就是。”
你道世间那有这样贤慧的夫人？况且杜开先又不是他亲生的儿子，论将
起来，何必如此十分爱护？人却不晓得内中一个委曲，这杜萼却常有着实倾
心的所在，正是俗语云“两好合一好”的缘故。
你看这杜萼，遂躬身应诺，夫人便唤丫环整治晚饭，与他吃了，早去安
寝。次日侵晨起来，梳洗完备，连忙走到堂前，与翰林相见。
翰林问道：“萼儿，我昨晚回来得夜深了，不曾见你。却是汝母对我说
得几句，不曾唤你问个详细。你去看那清霞观，果然还好读书么？”杜萼道：
“启上爹爹，那清霞观果是好个去处，四围俱是凤皇山高峰环绕，并没一个
人家，寂静异常，正是个读书的美地。”
翰林道：“那观中可还有空闲的书房么？”杜萼道：“书房虽有几间，
可意者绝少，孩儿多承那观中李老师一片好情，情愿肯把自己一间幽雅净室，
让与孩儿看书。”翰林道：“萼儿，果是那李道士真心肯让便好，不可去占
据他的，日后恐招别人谈论。况且读书人讨了出家人便宜，叫做佛面上刮金，
后来再不能有个发达日子。这是指望读书里做事业的人所最忌的。”杜萼道：
“爹爹有所不知，孩儿一到观中，原来李老师向年与孩儿曾在梅花观中会过，
未曾坐下，就取出纸笔来，便要留题。那许叔清在旁再三撺掇，勉强吟了一
首。李老师看了，老大称羡，后来便指引孩儿，连看了几间书房，见孩儿心
下都不遂意，所以就肯欣然把净房相让，实非强要他的。”
翰林点头笑道：“萼儿，原来如此。却把甚么为题？”杜萼道：“孩儿
就把清霞观题几句。”翰林道：“题得如何？”杜萼便把前题清霞观诗句，
从头至尾念了一遍。翰林道：“萼儿这首诗，足称老健，不落寻常套中，大
似法家的格局。固虽题得好，如今出家人，也有几个通得的，况又结交甚广，
善于诗赋者尽多。以后若到观中，再不可信手轻吟。倘遇识者，从中看出破
绽来，到惹人议论，不如缄默为妙。戒之，戒之！”杜萼躬身道：“谨遵爹
爹严训。”
翰林道：“萼儿，我有一事与你商量。昨晚在康司牧府中饮酒，席上说
起你往清霞观读书一事，他第二个公子满心要与你同去，你道如何？”杜萼
笑逐颜开道：“爹爹，孩儿曾闻古人有云：‘择一贤师，不如得一良友。’



既康公子果肯同去，早晚讲习间互相砥砺，不怕学业无成矣。”翰林道：“同
去虽好，你不知道那康公子为人，顽性极重，专务虚名。倘与他同去，明日
倒妨你的工夫。”杜萼道：“爹爹所言极是。只是各人自求个精微田地便了。”
翰林道：“萼儿，既然如此，今日便可着人去约了康公子，明早打点书囊，
一齐便与他同去罢了。”
杜萼道：“爹爹，此去清霞观，足有三十余里，恐日逐饮食之类，不堪
担送，还要唤一个家童随去，早晚伏侍便好。”翰林道：“萼儿讲甚有理，
这件事倒是要紧的。终不然馆中没人伏侍，可是个久长之计。但是家中这几
个小厮，只好跟随出入，那里晓得支持饮食。我想起来，倒是那管门的聋子，
他自幼在我书房中伏侍，一应事务，却还理会得来。明日何不就着他同去？”
杜萼道：“爹爹，既然伏侍有人，孩儿久住在家，诚恐荒芜学业。适才
已看历日，明日日辰不利，今日就着人去约了康公子，于十一日一同进馆罢
了。”这翰林见杜萼择定十一日起身进馆，便欣然应允。
杜萼又说道：“爹爹，孩儿还有一言启上。如今与康公子同馆，相与尚
久，彼此不便称呼，望爹爹与孩儿取一个表字。”翰林道：“萼儿，我蓄意
多时，又是你讲起，我却省得。昨晚饮酒回来，一觉睡去，忽梦与你同玩花
园，只见百花俱未开放，惟有梅花独盛。你问道：‘爹爹，这梅花年年开在
百花之前，却有甚说？’我回道：‘萼儿，可晓得梅占百花魁之语么？’如
今我想起来，那梅花正应着你幼时的名姓，今日就取做杜开先便了。”
杜萼便深深唱喏，应声而退，一壁厢就着人去约康公子，一壁厢①就唤那
个管门的聋子，分付着他打点书箱铺盖并供给灯油之类，先往清霞观去。
到了十一日，那康公子带领家童，挑了行李，叫下船只，早向西水滩头
等候。等了一会，看看日色将晡，那里见个杜开先来。殊不知他到梅花观中，
却被许叔清留住饯饮。
康公子等了许多时候，等得十分焦躁。忽见前头杨柳岸边泊着一只小小
画船，里面有几个精致女子，穿红着绿，都在那里品竹弹丝②，未免又打动他
少年耍性，便纵起身来，站在船顶上，觑了好几时，就问梢子道：“你可晓
得前面那只画船是那一家的？”
这梢子一时回复不来，也走到船头上看了一看，道：“康相公，你适间
问的，可是那泊在杨柳岸边的么？”康公子点头道：“正是，正是。”梢子
道：“那只船唤名玉凫舟，就是城中韩相国老爷家的。”
康公子道：“那船中饮酒的是甚么人？”梢子道：“康相公，这上面坐
的正是韩相国老爷，今日在凤皇山祭祖回来，因此泊船在这里游耍。”康公
子道：“那几个女子，却是那里送将他承应的乐工？”梢子笑道：“康相公，
你还不知，这是相国老爷去年新选的梨园女子，一班共有十人，演得戏，会
得歌，会得舞，一个个风流俊丽，旖旎娉婷，标致异常哩！”
康公子摇头道：“这老头儿好快活，好受用。梢子，你说得这样标致，
又打动了我康相公往常间的风流逸兴。趁杜相公此时还未到来，你快把船儿
撑近那边几步，待我饱看一会儿去。”梢子便提起竹篙，慢慢的一篙一篙撑
向前去，与画船相近，也傍在杨柳岸边。
康公子不好船窗大开，只得半开半掩，着实瞧了半晌。原来那几个女子，

                                                
① 一壁厢⋯⋯一壁厢——一边⋯⋯一边。
② 丝——琴的代称。



都朝着韩相国站的，只看得背后，那里看得明白。他却一霎时心猿难系，意
马难拴，魂灵儿俱吊在那几个女子身上，拼着个色胆如天，故意把那一扇船
窗呀的推将开去。那几个女子听见这边一声响亮，个个都回转头来，康公子
又乘机轻轻嗽了一声。
恰好那内中有一个女子，手拨着琵琶，却是韩相国日常间最欢喜得宠的，
唤做韩蕙姿。他听得间壁船中嗽了一声，便觉有心，连忙回睛偷看。原来天
色昏黄，两边船里俱未上灯。这边看到那边，两下都是黑洞洞的，那里看得
明白？就把手中琵琶，弹了一曲《昭君怨》词儿。你看这康公子，坐在这边
船中，听得间壁船里弹着词儿，就如掉了魂的一般，只是凝眸俯首，倚栏静
听了一会。
曲未罢，只听得岸上远远有人厉声问道：“前面可是康相公的船么？”
这康公子晓得是杜开先来，恰才“嘿嘿”长叹一声，走到船头上，应问道：
“来者莫非是杜相公么？”杜萼道：“小弟正是杜开先。”
原来杜开先在梅花观中饮了半晌，不觉醉眼模糊。又遇天色昏暮，那里
看得些儿仔细？虽是听得康公子应声，也不知船泊在那一边。康公子道：“杜
兄，请上这边船来。”杜开先正待要走，忽听得那边船中笙歌盈耳，只道是
康公子船里作乐，便叫道：“康兄，读书人如此作乐，不亦过奢了么？”康
公子道：“杜兄请噤声，有话上船来见教。”杜开先便扶住竹篙，一脚跳上
船去。
康公子见他有些醉意，恐怕失足坠落水中，遂一把扶住，迎到船里，连
忙作揖。杜开先问道：“康兄，适才敢是什么人在舟中作乐？”康公子道：
“杜兄，你却错听了。奏乐的不是小弟船中，却是间壁那画船里面。”杜开
先道：“这是小弟耳欠聪了。那只画船是那一家的？”康公子道：“杜兄，
那只船名为玉凫舟，是城中韩相国家的。今日相国安排酒筵，在内有两个奏
乐的女子，生得天姿绝世，国色倾城，小弟却从来不曾见的。适才等候杜兄
不到，也是无意中偶然瞥见，略得偷瞧几眼儿。”
杜开先道：“康兄，既有这样一个好机会，何不携带小弟看一看。”康
公子道：“杜兄还且从容，我想那韩相国今夜决然赶不进城，料来我们也到
清霞观去不及了。今夜就把船泊在这里，少刻待到东山月上，悄悄的把船儿
撑将拢去，连了他的船，再把窗门四下开了，我和你玩月为名，那时饱看一
回，却不是好。”杜开先道：“康兄见教，其实有理。只恨小弟无缘，来得
太迟了些。”康公子跌足笑道：“小弟来得早的，也不见有缘在这里。”
杜开先道：“康兄，只是一件，我和你静坐舟中，如何消遣得这般良夜？”
康公子道：“这有何难。小弟带得有两瓶三白，几味蔬菜。杜兄不嫌，就取
出来，慢慢畅饮一杯，却不是好。”杜开先拍手笑道：“这也说不得，今夜
决然要陪康兄了。”康公子便唤家童，向后面船梢里拿过酒肴来。
你看这梢子到也知趣，便来问道：“二位相公，既有酒肴，安可闷酌，
把我的船再撑过去些，何如？”杜开先道：“说得妙，说得妙。我且问你，
那只船上的梢子，你可认得他么？”梢子道：“杜相公，这些撑船的，总是
我的弟兄们，每日早晨聚会滩头，大家都是唱喏的，如何有个不认得的？杜
相公敢是有甚分付？”杜开先道：“我却没甚说话，只恐你不认得的，把船
拢将过去，他便倚着官势，难为着你。既是同伙的，拢去不妨。”
梢子便去提起竹篙，一篙撑到那只画船边傍着。康公子就跳起身来，把
两扇窗子扑的推开。抬头一看，只见皓月当空，刚在垂杨顶上，便对杜开先



道：“小弟久仰杜兄诗才，渴欲求教，今日幸会舟中，何不就把明月为题，
见教一首？”杜开先笑道：“恐拙句遗哂①大方。”康公子道：“言重，言重。”
杜开先便倚着栏干，对着月光，朗吟一绝云：
中天皎月未曾盈，偏向人间照不平。

此际莫嫌微欠缺，应须指日倍光明。

康公子道：“承教，承教。杜兄，小弟往常在书房中独坐无聊的时节，
也常好胡诌几句，只是吟来全没一毫诗气。朋友中有春秋我的，都道是筊经。”
杜开先道：“康兄不必太谦，决然是妙的。小弟正要请教。”康公子道：“小
弟赋性愚直，凡遇同袍①之中，再没一些谦逊，是不是常要乱道一番，其实不
怕人笑。杜兄果不见笑，我就把原题也和一首。若不合题，烦劳改正，切不
可容隐在心，背地笑人草包也。”杜开先道：“不敢，不敢。”
康公子道：“杜兄，又有一说。小弟吟将出来，虽不成诗，也要带几分
酒兴，诗肠自然陡发。若是不饮些酒，便心忙意乱，一字也诌不出来。杜兄
且从容多饮一杯，小弟先告罪了，就干了这一瓶罢。”杜开先道：“这一瓶
酒，那里就得尽兴，还把这几瓶酒一饮而尽方妙。”康公子摇头道：“这个
使不得，小弟酒量有限，一瓶足矣。若多饮至醉，一字也读不出了。”
杜开先道：“小弟忝在初交，不知尊量深浅，只是慢慢饮干这一杯，奉
陪康兄这一瓶罢。”康公子把两只手捧起酒瓶，不上几口，呷得瓶中罄尽，
便道：“杜兄，小弟献丑了。”杜开先道：“不敢。”康公子把酒瓶往船窗

外一丢，只见水面上 ②一响，然后放开喉咙，大嗽一声，朗吟云：
谁将这面新磨镜，缘何挂在个中间？

康公子恰才吟得这两句，又向口中咿唔了一会，把腰伸一伸，扑的一交
跌倒，便呼呼的竟睡熟在船板上。杜开先把手推一推道：“康兄，难道
只吟这两句么？”这康公子那里做声得出。杜开先道：“康兄，你想是饮了
这瓶急酒，把诗肠都打断了。”康公子又不答应。
杜开先见他真个睡熟，便着他家童先把杯盘收拾去了，就向船中把铺陈
展开，扶他和衣睡着。杜开先便靠着栏杆，两只眼睛不住的向那边船里瞧个
不了。
原来那只船中另有一个女子，就是恰才拨琵琶的韩蕙姿嫡亲妹子，唤名
韩玉姿，仪容态度，与姐姐韩蕙姿一般。总是那眼尖利的，见了他姊妹二人，
一时辨别不出，若是那眼钝的，毕竟认不出那一个是蕙姿，那一个是玉姿。
这韩玉姿年纪只得一十六岁，凡技艺中，到比姐姐还伶俐几分，虽然坠迹朱
门，选伎征歌，随行逐队，每至闲暇工夫，便去习些文翰，所以那诗词歌赋，
十分深奥者固不能通晓，倘若文理浅近，意思不甚含蓄的，便解得来。
原来适才杜开先所咏诗句，虽然把月为题，却是寓意于间壁船中那几个
女子身上。这韩玉姿听见他诗中意思，别有一种深情，知他定是个人中豪杰，
口里虽不说出，心下觉有几分顾盼之意。直待到了二更时分，方才伺候得韩
相国睡着。恰好那些女子承直了一日，个个神疲意倦，巴不得一觉安眠，等
得相国睡倒，各自就寝不提。
这韩玉姿见众姊妹们睡得悄静，忽闻得间壁船中长叹一声，他便轻轻赚

                                                
① 遗哂（shěn）——遗笑。
① 同袍——指极有交情的友人。语出《诗·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② �— — 象声词。



将出来，乘着这月光惨淡，把窗儿推开半扇，假以看月为名，伸出纤纤玉手，
扣舷而歌云：
隔画船兮如渺茫，对明月兮几断肠。

伤情满眼兮泪汪汪，相思不见兮在何方。

原来这杜开先坐等多时，不觉睡魔障眼，正低头靠在那交椅上。蓦听得
那边船里打着这个歌儿，猛然醒悟，连忙站起身来，把眼睛睁了几眼，那里
看得明白，便又把手来揉了几揉，方才见那边船窗里，却是一个少年女子：
碧水双盈，玉搔半軃①。翠点峨痕，分就双眉石黛；云堆蝉鬓，写来两颊胭脂。无语独徘徊，彷

佛仙姝三岛内；凭栏闲伫立，分明西子五满中。伤情处，几句幽歌，堪对孤舟传寂寞；断肠时，一联

巧合，全凭明月寄相思。

杜开先看了，暗自喝采道：“果然好一个标致女子！料他年纪多只在盈
盈左右，可惜把这青春断送在歌行队里。倘天见怜，假借一阵好风，把他吹
到我这船中，杂效一宵鸾凤，也不枉了女貌郎才。”说不了，便要走来推醒
康公子，唤他起来一看。心中又忖道：“我想他是个酒醉的人，倘或走将起
来，大呼小喊，把那韩相国老头儿惊醒了，莫说我空坐了这半夜工夫，连那
女子适才那几句歌儿，都做了一场虚话。我如今趁此四下无人，那女子还未
进去，不免将几句情诗，便暗暗挑逗他。倘他果然有心到我杜开先身上，决
然自有回报。只是我便做得个操琴的司马，他却不能得如私奔文君。也罢，
待我做个无意而吟，看他怎么回我。”
你看那杜开先便叹了一声，斜倚栏杆，紧紧把韩玉姿觑定，遂低低吟道：
画舫同依岸，关情两处看。

无缘通片语，通叹倚栏杆。

韩玉姿听罢，暗自道：“这分明是一首情诗，字字钟情，言言属意，敢
是那个书生有意为我而吟？这果然是对面关情，无计可通一语。我若不酬和
几句，何以慰彼情怀？”因和云：
草木知春意，谁人不解情。

心中无别念，只虑此舟行。

杜开先听他所和诗中，竟有十分好意，便把两只手双双扑在栏杆上面。
正待要道姓通名，说几句知心话儿，叵耐韩相国那老头儿忒不着趣，刚一觉
睡醒转来，厉声叫道：“女侍们都睡着了么？快起来烹茶伺候。”这韩玉姿
吓得魂不附体，香汗淋漓，只恐事情败露，没奈何把杜开先觑了几眼，轻轻
掩上窗儿，转身进去不提。
杜开先见韩玉姿闭窗进去，暗自道：“原来我杜开先如此缘悭分浅，正
欲与那女子接谈几句，问个姓名，不想又被那老头这叫声搅散。我想他既有
心，决不把我奚落。但是侯门似海，音问难通。自今以后，不知何时再有相
会的日子？罢，罢，今夜且待我和衣睡，到天明早早起来，看他上岸的时节，
还有心回顾我这船中否？”说罢，便把窗儿轻轻掩上，就坐倒和衣睡在康公
子旁边。你看这杜开先，熬了这几个更次，精神着实怠倦，才睡得到，一觉
睡去，直到东方日上。
原来这康公子虽然睡着，此事也是经心的，故那杜开先与韩玉姿隔船酬
和，都被他听在耳中。次日，老早先走起来，却好杜开先还未睡醒，只见那
岸上闹哄哄的，簇拥着几乘女轿，恰正是来接那几个女子的。他便急忙梳洗

                                                
① 軃（duǒ，音朵）——亦作“亸”。下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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